
老老井井
李民增

早年间，我老家南边是一
片宅基地，做过打麦场，种过
菜。宅基地紧邻一条东西路，
路南偏东是一个方形的坑塘，
坑塘西边有一眼大口井。大口
井与坑塘中间的一小片地方，
是一个用高粱秸扎成的菜园。
井西是一条斜向东南的小路，
西边北边住的人家下地干活，
来回拉庄稼、拉垫圈土什么
的，都从井边路过。

那时农村没自来水，也没
手压井，附近的人家生活用水
都从那口井里打。主要是做饭
洗菜，洗衣服也用。那口井成
了乡亲们每天碰头见面的地
方，早晨人最多，每天我一醒
就会听到筲碰井沿的声音和
大声说话的声音，像动人的晨
曲，催我起床。

井口高出地面一尺多，用
四块长条石围成一个正方形，
每边长足有一米，没量过，估
计只多不少。两个人可以同时
对面打水，很少有人从这边迈
到那边去。水质优良，吃那口
井水长大的人身体素质都好，
活八九十岁不稀罕。

井是什么时候打的，谁打
的，不知道，也没听老人说起
过。只记得淘过一次，印象很

深。所有吃水的人家都动，男
女老少齐上阵。没人通知，听
说淘井都来了。

淘井时，用长杉篙支起一
个三角形架子，上边按一个滑
轮，吊一个大土筐。下井人坐
到筐里，一大群人排成长队
拉。有人站在井口旁，看着井
下指挥。指挥者喊“起”，人们
就侧歪着身子往后跑，把筐拉
到井口倒掉。先拉水（那时没
抽水机），后拉泥，有人管倒。
喊“放”，人们就慢慢往回走，
把筐放下去。几个壮汉轮流下
井，只穿裤头，下井前先喝几
口烧酒暖暖身子，井里凉。没
有人分派，自觉身体素质好的
人抢着下。

打水需要技术，把筲挂到
井绳钩上，缓缓放入井内，等
筲接触到水面，一提一松，再
往下一沉，水就灌满了，顺势
往上提，三把两把就到井口。
水面距井口不远，也就是三两
米，把筲放在井沿上，再打另
一筲。要快，越慢越费劲。

时间长了，难免有把筲掉到
井里的事。许多人有捞筲或
帮别人捞筲的经历。捞筲有
学问，要动脑子。第一要看是
怎么掉下去的，一般是口朝
下，如果灌满再蹲一下松的
钩，口朝上，筲攀在上，好捞。
回家找一根麻绳拴上三齿，
放到井底，摸索着挂，碰巧了
一下就能挂上来。如果总是
挂不住，很可能口朝下，就要
看谁家有小锚，借一个来用。
那东西四面有齿，钩着的可
能性大。

再不行，就要把几根撑蚊
帐用的竹竿连起来捞，便于掌
握方向。实在捞不上来，就有
人凑过来帮忙。抬来上房用的
梯子，用杠子担在井口上，人
从梯子上下到水面，手拿拴着
小锚的竹竿慢慢探索，一般都
能捞上来，也是一个不小的工
程。掉筲的人家很感激，庄稼
人都知道感恩。但所有参与者
都是捞上来就走，不图回报，
以助人为乐。被帮的人如果心

里实在过意不去，他们会说：
“谁家没点事啊！”

井旁边的小菜园是我家
的。茄子、黄瓜、辣椒、豆角、西
红柿每样都有点，不多，为吃
也为看。畦口通到井边，浇水
方便。各家去打水的人看着旱
了，谁都会顺手倒上几筲水。
谁家临时没菜吃，也可以进去
摘点，知道我家会同意，不会
说什么。但很少有人摘过。

菜园与坑塘交界处有两
棵枣树，不高，但红果绿叶，也
是一景。坑塘东、南、北三面坑
崖上长满了高大的柳树。夏天
大雨过后，水覆了崖，妇女们
便整日在柳阴下洗衣服、聊
天，偶尔爆出一阵大笑，与树
上震耳的知了叫声合成一曲
嘹亮的乡村交响乐。

后来有了水压井，打水的
人家越来越少。前几年，农村
也有了自来水，老井才渐渐淡
出了人们的视线，但与老井有
关的那些生活场景，一直在我
的记忆中。

玉米情中孝心浓

听心

如今 ,在寒冷的冬日 ,喝玉米粥已
成了我的习惯和最爱；然而，这金黄温
暖的玉米粥却是我几十年前记忆深处
的一段苦涩经历。

那时候，我家里很穷，每天的早饭
都有那黏黏糊糊的稠玉米粥。我的舌
尖味蕾被它不厌其烦、反复不停地蹂
躏，却不曾摩擦出半点清香，这让我感
到每次吃饭就是一场煎熬，所以，每次
早餐，我总是哼哼叽叽、十分艰难地吃
上小半块黑窝头，再喝上小半碗粗玉
米粥，然后再满腹委屈地上学去。

每每这时，父亲便长长地叹一口
气，意味深长地对我说：要是在1960年能
喝上玉米面熬的稠粥就好了，可那时连
榆树皮都很难吃到。说着说着，父亲的
眼里就噙满了泪水；看得出，曾经挨过
饿的父亲对玉米粥充满了感情。

长大后，家中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我也深深地理解了我的父亲。而在外吃
多了大米白面的我，这时也渐渐地开始
看重了玉米的养生功能，于是，我知道了
玉米含有大量的亚油酸、维生素、镁等，
具有延年益寿、抗衰老、保健防癌、促美
容等作用，被称作“黄金作物”，亦被誉为

“长寿食品”。由此，我爱上了玉米粥。
结婚后在城里安了家，农闲时，我

总是坚持把已老去了的父亲接来同住。
虽然这时我已有条件和能力让父亲吃
到各种各样的早餐，但长期以来，只要
父亲在，我都坚持每天早上用心熬上一
锅不稀不稠的玉米粥：先将水烧开，再
把事先调好的玉米面浓浆倒在水中，接
着再急火烧开撒点白糖，而后边用勺子
不停地轻轻搅动，边改用小火耐心地慢
慢熬。当闻到一股玉米的甜香扑面而来
的时候，我的玉米粥也就熬好了。于是，
一家人围着父亲有说有笑，在玉米粥那
温暖氤氲的清香里吃罢早餐，而后再高
高兴兴地各做各的事去。

对玉米粥从厌到爱，再到不能分
离，我从中品出人世间的种种味道。那
碗平平常常的玉米粥，你能否承载起一
个女儿对父亲的浓浓爱意和深深祝福？

院子里的软床子

李桂云

小时候家里的院子中央有个类似
于现在吊床的软床子，全家人都喜欢在
上面躺一会。暖暖的太阳高照，喜欢躺
在软床子上面晒太阳玩一会，弟弟妹妹
当跳跳床在上面“叽叽嘎嘎”地蹦着玩。

夏天的夜晚，弟弟妹妹都喜欢和
母亲睡在软床子上乘凉，单人的软床
子上至少睡着弟弟、小妹和母亲。母亲
手里的大蒲扇像电扇一样时快时慢，
一整夜不停地扇着，偶尔“噗嗒”一声
掉到地上，母亲顺手捡起来继续扇。小
时候一直很奇怪，睡着了的母亲也能
扇扇子。扇子的速度是依据小孩子们
身上出汗的多少而定，七仰八歪的弟
弟妹妹把母亲挤在中间，他们贴着母
亲像小猪一样睡得香甜，母亲想翻个
身都困难。

天凉快了，软床子就是我的了，我
把蚊帐的四周收放到顶子上面，白天遮
阴，晚上挡露水；天再冷，我怕半夜睡着
毛毛虫爬到脸上，就把蚊帐放下来，躺
在软床子上听蛐蛐、蝈蝈和各种叫不出
名字的虫子奏鸣，此起彼伏，不急不慢，
它们像是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又像是
在弹奏盛大的交响曲。一觉醒来，圆圆
的月亮从天的这边又到了天的那边，依
然高高地挂着，洒着淡淡的清辉。早上
起来，蚊帐顶上一层白霜，怀疑是晚上
皎洁的月光落在了上面。

冬天，我就盖着厚被子还是睡在
软床子上，被褥里有白天阳光暖洋洋
的味道。放下蚊帐，看外面的雪花飘
飘，软床子上是另一个童话世界。软床
子上有母亲特有的味道，仿佛母亲就
在自己身旁。夏天，自己没有躺在母亲
旁边睡觉的机会，现在正好补偿。

院子里有棵高大的槐树，中午可
以把软床子挪到树阴下躺在上面，美
美地睡一觉。春天，一觉醒来会落一身
的槐花雨，槐花落在身上，落在脸上，
落在头发上，做梦都是香甜的，做梦都
会笑醒；秋天，槐树金黄的叶子像蝴蝶
一样飘飘悠悠忽闪着翅膀落在身上，
落在脸上，会做一个五彩飞翔的梦。

真想在老家院子里的软床子上再美
美地睡一觉，听小虫呢喃，看月光如水，赏
槐花飘雪，想母亲带来丝丝清凉的蒲扇。

相相约约来来生生
青庆

窗外的雪下个不停。惊蛰
已经过去很长时间，长白山地
区很冷。俗语讲，桃花雪冻人
不冻水。虽然寒冷，飘下来的
雪花，很快就化成水。到处湿
漉漉的，雪水踩下去，每一步

“露丝花雨”。无法干活，就在
家歇着罢。

老伴儿早已歪侧在炕上，
呼嘘成一个睡美人。百无聊懒
的我打开电脑在网页上乱翻，
企望从网络中猎奇找到灵感。
突然“咚”地一声跳转出一个
页面：“测测你的前世今生”。
测，点击“确定”，不测，点回页
面。闲着无事，玩玩罢。于是点
击了“确定”。“咚”地一声页面
跳转：“请在下例表格中按要
求输入姓名、年龄、出生年月
日，并点击‘测算’。”一切填完
后，轻轻一点，“咚”地一声跳
出一个页面：一个风度翩翩的
古装美男子，纸扇纶巾，一副
才子模样，旁边一行解说：你，
前世是一位风度翩翩、风流倜
傥的江南才子。

解说的下边，又是一行
字：测测她的前世今生，操作
同上。于是，我把老伴儿的姓
名及出生年月又填在表格里，
点击“测算”，“咚”地一声又跳
出一个页面：一个古装胖乎乎
的女子，旁边也是一行解说：
你，前世是一位王府大丫环，
深得王爷夫人的宠爱。

下边也是一行字：测测你
们的前世是否有婚姻约定。很

有意思，于是又按要求填了两
人的信息，再一次点击。“咚”
地又一声，页面出现两幅图
画：左边是那个风度翩翩的古
装男子，右边是那个胖乎乎的
古装少女。下边一行解说：你
俩在一次元宵节观灯，邂逅相
遇，一见倾心，私定终身，但由
于身份悬殊，不能在一起，约
定下世，天涯海角，也要结成
夫妻。

你（指画男子），发誓只要
在一起可放弃富贵，所以你今
生无富贵。但依然保留才子的

一面。你（指画面少女），私定
终身违古伦，贬江南。下世天
各一方，以验其志，但依然保
留朴实勤劳品格。你俩夫妻关
系，属前世约定。恭喜恭喜，你
俩还有相约来世的可能。测
算，请交两千金币。一看交钱，
不再测算。想想怪有意思，看
看我跟老伴儿的婚姻和各自
德行，还真有几分准确。于是，
急忙喊醒老伴儿起来看看，这
些测算好像专门为我们量身
订做的。

老伴儿睡意正浓。被我喊

醒，听了我的解说，顿时来了
兴趣，急忙查看页面。页面不
知什么时候早已跳转。我和老
伴儿在电脑上翻啊翻啊，始终
没有再找到那个页面。

从此，老伴儿需要我为她
做事的时候，就会以“相约来
生”引诱我。事情一做完，立即
就会：“妈那臭皮，这一辈子就
和你过得够够的，相约来生，
作梦吧……”一面说一面像孩
子一样坏笑。

六月里的一天下午，我正
背上喷雾器在地里打药，突然
感到天旋地转，一下倒在地
上。老伴儿在不远处间苗，见
我突然倒在地上，慌忙上前扶
起我问：“你咋的啦?老头子
啊，你可别扔下我自己走哇，
我还没和你相约来生呢……”
在老伴儿的哭喊声中，我慢慢
清醒过来，苦笑了一下：“岁数
大了，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
题 ，刚 才 晕 了 一 下 ，没 大
事……”老伴儿拍拍我身上的
土:“老头子，你可要身体好好
地陪着我过完这一生，咱回家
到医院看看，无大问题就放心
了。”她搀扶着我，一步一步，
慢慢走向夕阳……

有时候雪后更有意境，突然间不想雪花那么快地凋零。 刘志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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